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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普通话、方言融入中、高级汉语第二课堂的设想
苏丁丁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本文提出在汉语中、高级阶段以第二课堂形式融入地方普通话与方言教学，以弥补标准普通话教学与实际交际需求

之间的差距。文章在梳理相关研究基础上，建议从 HSK4级起，通过课内多样化材料与课外真实情境活动，帮助学生提升听懂非

标准普通话的能力，并提出了具体的教学实施与评估方式。该设想强调地方普通话与方言的辅助作用，旨在增强学习者在方言强

势地区的语言适应力与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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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幅员辽阔，受自然地理条件、历史原因、语言自

身发展特性等因素影响，出现了较多方言。受方言影响以及普

通话普及程度有限，多数母语者使用的是带有地域色彩的地方

普通话或方言。地方普通话、方言与标准普通话在语音、词汇、

语法上存在差异，而课堂学习以标准普通话为主，因此学习者

不熟悉、听不懂地方表达。即使部分汉语学习者水平较高，但

仍难以在真实情境中顺利交际，尤其在方言强势地区。为此，

笔者提出在中、高级阶段汉语教学中开设第二课堂作为补充，

通过采用地方普通话、方言语料或组织社会实践，提升学习者

听懂非标准普通话的能力。

1 文献综述

1.1普通话、地方普通话与方言

现代汉语包括民族共同语和各种方言。民族共同语，即普

通话。汉语方言情况较为复杂，各种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语音上，词汇次之，语法最小。地方普通话是介于标准

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一种语言现象，是方言区的人们学习非母

方言的共同语的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语现象（陈亚川，1991）。

学界以普通话等级对地方普通话进行界定，彭建国、刘金桥

（2017）提出普通话等级三乙至一乙之间的普通话可视为地方

普通话。在我国，现阶段能说标准普通话的人仍占少数，大部

分人说的都是地方普通话。语音层面，南方人容易混淆前后鼻

音，把后鼻音 ng读成前鼻音 n，成都等地 n、l 不分；词汇层

面，北方地区称呼“姥姥”，南方地区称呼“外婆”，闽南等

地则称呼“阿嫲”；另外，一些常见的表达方式上也存在地域

差异，成都话里询问价格说“这个好多钱？”，初次听闻的人

可能会误以为是“这个很贵”。

1.2方言与汉语教学

贺巍（1991）最先关注到汉语学习者对学习方言的需求。

顾百里（2019）指出，对以 ILR4级为目标的学习者，理解“地

方普通话”十分重要。丁启阵（2003）建议在教学中安排方言

内容，包括常用的方言词及方言知识。关于开展方言教学的阶

段，在高年级适度介绍方言知识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张振

兴 1999；李泉、关蕾 2009）。刘雪琦、郭丽莉（2020）则提

出初级阶段语音教学时即可适度介绍方言语音特点，与普通话

对比，增强听辨能力。但邬立帆（2022）认为初级阶段不宜系

统教授方言词，但可按“急用先学”原则讲授地域文化词；进

入中高级后再培养方言词的听读能力。

1.3汉语第二课堂

如果把在教室里接受系统的、正式的教学视为“第一课

堂”，那么在社会环境中遵循教师安排进行的语言实践活动可

以视为汉语教学的“第二课堂”。 由于第一课堂时间有限，

所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用语存在差距，仅靠课堂难以培养交际能

力，因此“有必要开设第二课堂语言实践活动，促进自然习得”

（王磊，2020）。夏敏（1995）认为第二课堂活动是“将书面

口语转化为生活口语的重要途经”。王倩昵（2012）设计以教

授中国歌曲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张云骥（2017）将中国学生与

留学生“结对子”。陈欢欢（2019）、赵才美（2020）都倡导

“方言+文化”理念，认为教授方言中的语言禁忌能减少交际

冲突，并提出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教材。尽管在华学习者身处

中文语境，学习资源丰富，但“汉语学习的第二课堂并没有得

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李泉、柳茜，2017）。

2 具体措施

普通话在汉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引入地方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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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方言的目的并非让学习者掌握方言，而是减少交际困难。

为减轻负担、避免干扰，笔者建议从 HSK4级起以第二课堂形

式开展教学，重点提升听力、扩充方言词汇。学生具备良好听

读能力后，可进一步培养说写能力。

2.1从 HSK4级开始方言教学

地方普通话和方言教学需要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情况采

取不同的措施。本文采用 2021年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作为标准。《标

准》将学习者的中文水平由低到高系统地划分为初等、中等、

高等三个等次，每个等次内部再细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共

构成九个等级。《标准》从第四级开始要求学生能听懂略有方

音的对话，七至九级未作专门说明。

声调是汉语学习的难点之一。初级阶段学生尚未熟练掌握

汉语语音系统，存在发音不标准、听辨能力低、词汇储备不足

等问题。由于地方普通话、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在语音方

面，过早引入可能干扰语音系统学习，且方言特有词汇易加重

负担，因此初级阶段不适合开展方言教学。若学生主动提问，

教师可简单讲解，无需回避。

进入四级后，学习者能用普通话较为流畅地交际，具备基

本国情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此时引入地方普通话或方言教

学，介绍方言及地域文化，有助于学习者听懂不标准的普通话，

更好融入当地社会生活。

因此，本文计划从 HSK4级开始开展方言教学。四级至六

级以地方普通话教学为主，七级至九级以方言教学为主。具体

教学内容根据学生所在地区及需求确定。

2.2从地方普通话入手

受经济、地理等条件影响，中国不同地区方言使用频率不

同。四川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方言内部一致性高，即使不说普

通话也能顺畅沟通。而深圳、杭州、上海等地经济发达，外来

人口多，方言与普通话差异大，人们交流多用普通话。

面对方言强势地区，如四川，建议方言教学从地方普通话

入手，先听懂“川普”，再学习常用方言词汇，如“哪个—啷

个”“非常好—巴适”。在普通话强势地区，除地方普通话外，

还可按需求让学生广泛接触不同口音的地方普通话，全面培养

听懂非标准普通话的能力。

2.3采取第二课堂的形式

在方言环境中进行汉语教学存在课堂教学与社会语言使

用习惯脱节的习惯。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的是教学语言，在语速、

用词、句子难度等方面都会考虑学生的水平，但是汉语母语者

在交流时并不会在意这些问题，因此学生“走出教室便听不懂

中国人讲汉语”的情况时常出现。对此，笔者建议采用第二课

堂、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形式。

（1）课内第二课堂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材料

课内第二课堂以培养学生感知、熟悉和大体听得懂日常生

活的地方普通话，扩展当地常见的词汇为目标，必要时可以包

括少量常见的方言词汇。提高听力和阅读能力的同时，兼顾提

升学生问答和对话的能力。

教师可以选取一些影视作品中体现地方普通话特色的片

段。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太乙真人的川普，配合字幕帮助

学生感受川普特征，并介绍句尾语气词“噶”“噻”“嗦”等。

为了使地方普通话的教学保持真实性、实用性，教师也可

使用录音、录像设备，拍摄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交际情景作为素

材，再选择其中既有方言输出，又有地方口音的片段作为案例。

例如录制饭店点餐过程，展示“店内就坐”“微信还是支付宝？”

等常用语句。

生活中的广告牌、菜单、公交站牌等文本材料同样可用。

现阶段的词汇教学以通用词汇为主，容易导致学生学的词用不

上，而生活中反复出现需要使用的词又没学过。例如成都常见

“姓+数字+嬢”的店名，杭州常见片儿川、小笼包等菜名，选

用地域文化词汇有助于学生日常生活交际。

如果学生对文学感兴趣，教师可以选取用方言写作的文学

作品的某一段落作为素材，对其进行适当的改编。例如《骆驼

祥子》中的北京方言“嚼谷”指饭钱，《边城》中的湘西方言

“难为你”意为“谢谢你”。

总的而言，具体选取哪种教学材料，教师应当参考学生的

需求和学习特点，如果学生对中国文学、文化感兴趣，更愿意

提升阅读的能力，那么材料选择可以偏向文学作品类；如果学

生更希望提升听说能力，教师可以采取视频或音频的方式。但

无论选择何种材料，都应兼顾听力和阅读能力，不可偏废。

（2）课外第二课堂提供真实的交际情景

课外第二汉语课堂以应用汉语知识，引导学生走进、融入

目的语社会为目标。教师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如组织学生一起

去饭店吃饭、制作中国传统节日食物、参观景点等。教师带领

学生集体出行，比教师课后要求学生用所学知识完成任务的可

行性更高。

以购物活动为例：首先，教师拟定购物清单，应包含生活

中常用但教材中未出现的物品，如湿巾、蚝油、小笼包等，以

扩展词汇量。活动前，教师带领学生复习相关内容并学习新词，

扫清理解障碍。随后，根据人数将活动分为询问位置、提出需

求、询价讲价、扫码支付、评价商品等板块，分配任务，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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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学生“有事可做”。活动过程中，教师仅在必要时提供帮

助。此外，可邀请熟悉地方普通话或方言的人参与角色扮演，

与学生互动，帮助学习者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拓展汉语应用机

会。

2.4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遵循“形成性评价为主，总结性评价为辅”的原

则，注重评估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真实情景中的理解和交际能

力。课堂观察记录。教师在课内第二课堂活动中观察并记录学

生的参与度、反应（如听到某方言词汇时的表情理解）以及在

模拟任务中的表现。教师可以自行拟定评分表，对学生的平时

表现进行评估。课外任务评估。依据上文，课外活动中每位学

生都会分得一定的任务。教师观察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在整

体活动中的参与度，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估。其次，还可以安

排生生之间的互相评估。学生根据对方在活动中的贡献度和参

与率给予一个分数或等级。期末测试以听力的形式展开，测试

内容根据教学内容而定，测试材料应尽可能来自真实生活。在

听力能力上要求学生能够听懂语速自然、略带方言的地方普通

话，理解听力的主要内容。词汇上，要求学生识别常见的高频

方言词汇和地域文化词汇在语境中的意义。测试还可以对话的

形式开展。教师设置 1至 2个情景，如在酒店办理入住等。测

试者由教师或教师邀请的本地人扮演，测试者用地方普通话与

被试进行交流，对话内容需包含学过的方言词汇。学生的回答

没有强制要求，用普通话回答，完成对话即算通过测试。课内

评分、课外评分和期末测试按一定比率换算计入总成绩。总成

绩通过测试的学生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未通过者需重新学

习。

3 结语

本文主张将地方普通话和方言融入汉语教学，提升学生听

懂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的能力，但仍需明确普通话是对外汉语教

学的核心，地方普通话和方言只起补充作用。由于缺乏实践，

本文提出的建议还只是设想，将地方普通话、方言融入汉语教

学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对汉语教师的知识素养、教学

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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